最好的纪念
叶元
诞生120周年的陈巢公，离开我们已有60个年头了。对我来说，他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前辈，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一般资料上把他和先父楚伧公列为同乡，其实他们之间，乡谊之外，还有亲谊。对此，我姨父吴练才先生生前曾给我写过一份书面材料予以说明：“楚伧与陈去病的关系，他们是姨表兄弟，去病长一些。外家都是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倪姓。楚伧的继母与去病的母亲是同堂远房姐妹。两家居同里閈，两人志同道合，同有文学修养，又同是追随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所以彼此亲密无间。去病参加革命可能比楚伧还早，他旅居广州较久（因此去病别号巢南），为中山先生掌管机要文书。他的职衔大概是大本营秘书长。楚伧去汕头中华新报主笔政，也许是去病介绍给中山先生的。”陈巢公长先父13岁，他像大哥那样善待先父，确实情胜手足，“亲密无间”。他在1928年《与柳亚子书》一文中，当回忆与苏曼殊的交往时，曾以亲切的口吻提到过先父：“明年戊申冬季，弟自汕头还，又与（曼殊）遇沪上，弟乃大集朋好二十余人，相宴于四马路之杏花楼，一时忏慧、小淑、天笑、千里、哲夫及楚伧咸莅止焉。忏慧、小淑、楚伧之识曼殊，亦自是夕始。时梦伧年不过二十，方在苏州高校作学生，一夕见诸名流，飞扬跋扈，眉宇轩昂，恍若龙山会上天神骈集，其狂喜出意外，略可知也。”[1]这段段字，形象地描绘了先父的音容笑貌，兄弟友爱之情溢于言表。文中“戊申”是1908年当时陈巢公在广东汕头《中华新报》主笔政，这一年回上海于是而有杏花楼之宴。“然自此别后，弟一病经年”[2]乃力举先父以自代。先父就在这一年由上海赴汕头，继陈巢公之后，任《中华新报》主笔，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并拜识孙中山先生，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段经历，在先父一生中，无疑构成一大界碑。由此观之，陈巢公对先父之影响不可谓不大。作为引导先父进入报界、走向革命的引路人，陈巢公是当之无愧的。
家姐吉益，长我4岁，小时候见过陈巢公，至今犹留下一个乐观开朗、风趣幽默的慈祥老人的深刻印象，我年龄太小，陈巢公谢世那年，我才12岁，由于没有直接接触，缺乏感情材料，什么印象都捕捉不到了。不料六十年后的今天，竟然会有一次接触机会，获得一些具体感受。这当然不是指人，而是说书——陈巢公的遗著《巢南集外文》。这件事要从柳亚子纪念馆名誉馆长殷安如先生的一封来信说起。

殷先生打算编印一部《陈巢南诗文集》，正在收集资料，偶阅《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致柳亚子书三件》一文，见其注释中有“本会旧藏柳亚子先生手编陈去病先生遗著《巢南集外文》”一语，不觉欣然色喜。注释中的“本会”，系选辑的编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因为知道我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因为知道我在上海市政协兼点工作，于是就在去年12月27日来信给我，嘱我设法提供这部“旧藏”的复印本，供编选参改之用。这本来不是一件难事，但查询结果，“本会”竟然无此“旧藏”，连《致柳亚子书三件》一文的供稿者也难以确认文稿出处。曾向上海市文史馆等有关单位探询，一无收获。几经周折，最后才查明《巢南集外文》书稿现存上海图书馆。原来，1978年左右，上海市政协曾向上海图书捐赠过一批图书资料，该书稿当在捐赠之列，推想起来，大概是由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出版于1983年，那时该书稿已不在“本会”，故而称之为“旧藏”。正是由于这点渊源关系，上海图书馆才慨然允许破例为上海市政协复印一套，《巢南集外文》手抄本以恢复“旧藏”。随后，上海市政协文史办又将所得复印本复印一套，寄赠殷安如先生，供编辑《陈去病诗文集》之用。这件事不早不迟，恰恰发生并完成于陈巢公逝世60周年的1993年和诞生120周年的1994年之交，不能不说是一件颇富于纪念色彩的祥和巧合。事后，殷安如先生曾来函致谢。其实应该致谢的倒是我们：不是殷先生来信提醒，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不知哪一天才能恢复这部“旧藏”呢！

《巢南集外文》这部手抄本分上下两册，共约200页，6万字。卷首有柳亚子先生的手记两则，兹照录如下（原稿为繁体字无标点。抄录时改用简化字，标点末加）：

巢南集外文从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国粹学报南社丛刻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中抄出其它尚未遑遍及也。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柳亚子记

厥后宋紫佩张耀德均有所抄示范烟桥亦从中华新报录文若干见寄而余复取江苏杂志复报国学杂志珊瑚半月刊清秘史瓜种兰因剧本吴赤溟文集苏曼殊年谱等书检补之杂写成是帙云。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亚子再记

《巢南集外文》总目共录论著3篇，序跋51篇，笺启18篇，传状4篇，碑铭1篇，杂记7篇，颂赞4篇，哀祭4篇。共计8类92篇。前述《致柳亚子书三件》，即在笺启18篇之中，其中不乏未见发表的传世之作。从柳亚子先生的两则手记来看，陈巢公遗著矿藏丰富，远未开掘净尽。欣悉殷安如先生有志于继亚老之后，为编纂陈巢公遗著而广征博采，则继亚老手编的《巢南集外文》之后，必然会有殷先生手编的《陈巢南诗文集》问世。苟因《陈巢南诗文集》之问世而促使《巢南集外文》走出藏书楼，蜚声海内外，充分发挥其历史文物兼文苑奇葩的双重作用，那么，我想，这不仅是对陈巢公的最好纪念，也将是对柳亚老的最好纪念。
注[1]注[2]：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